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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初，在A股整体疲弱，股
民天天“含泪吃面”之际，部分股
民却有幸“吃了一顿饺子”，这群
幸运儿押中的，是“氢能源”概念
板块。

但搅动一池春水的，竟然是
一家光伏公司。

4月初，光伏巨头隆基股份成
立分公司，创始人亲自带队进军
光伏制氢领域，市场情绪再次被
点燃，氢能源板块瞬间鸡犬升天。

原因无它，光伏与氢能源都
是颇为“气候政治正确”的产业，
隆基兼得之。那么，“正确”意味
着有“钱途”吗？

指日可待的
十万亿市场？
隆基股份切入“氢能源”赛道

何以成了重磅新闻？这里就要先
认识一下这家公司。

隆基股份成立于2000年，是
一家主攻单晶硅技术路线，以单
晶硅片和光伏组件为主要产品，
对下游电池片、组件、电站建设及
运维服务等业务有所涉及的垂直
一体化光伏产业公司。

在近年政策刺激下，光伏产
业发展极为迅速，特别是2020年，
新增装机规模同比增长高达
60％。作为产业龙头的隆基股份
亦大幅受益，在过去12个月中，其
股价累计涨幅高达245％，巅峰市
值一度逼近4900亿元，堪称资本
市场最高光的一只标的。

隆基股份2019年营收数据突
破300亿元，2020年前三季度总
营收已超过 2019 年全年；此外，
隆基股份此前发布的2020年业绩
预告预计，全年实现归母净利润
82亿—86亿元，同比增长60％左
右，毫不夸张地说，在已公布业绩
的光伏企业中，隆基股份过去一
年表现最好。

从盈利能力看，隆基股份的
业内优势明显：两大核心业务光
伏硅片与光伏组件的毛利率均明
显高于行业均值，与其他主要竞
争对手的差距也比较明显。

市场地位方面，全球硅片产
能几乎被国内企业垄断，隆基股
份的全球龙头地位稳固：公司的
硅片产能占行业总体的37％，稳
居行业第一，领先第二名中环股
份十个百分点。

在组件市场，从出货排名来
看，隆基在2017年—2019年全球
出货排名均为全球第4，且产能与
市占率提升迅速，在2020年进入
前两名。

这样一家市值高、规模大、
盈利能力强、市场地位高的光伏
龙头，怎么就突然想要跨界制氢
了呢？当然是有钱赚，也有故
事讲。

首先，制氢是目前明确的政
策型行业之一：2019年氢能首次
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
要推进加氢等设施建设。2021年
全国两会，“碳中和”和“碳达峰”
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成为

要在 2060 年前实现的国家战略
目标。

其次，氢气作为当前最为清
洁的二次能源，副产物为水，对未
来实现零碳排放有着关键作用，
行业成长性有保障，远景看好：根
据中国氢能联盟数据，2018年中
国氢气产量约为2100万吨，市场
份额约占终端能源总量的2.7％；
预计到2050年，氢能在中国终端
能源体系占比有望超过10％，需
求接近6000万吨，可实现减排7
亿吨二氧化碳，全产业链年产值
有望达到12万亿元。

虽说2050年还很遥远，12万
亿元蛋糕也不可能一家吃下，但
当下最受国家大政方针垂青的行
业一定存在机会，隆基股份进入
其中谋求发展是合理的选择。

更何况光伏和制氢，两者本
就般配。

光伏制氢，
好处都有啥？
氢气可依照生产来源划分为

“灰氢”（化石燃料制氢）、“蓝氢”
（工业副产氢）及“绿氢”（可再生
能源电解制氢）三大类。

本次隆基股份切入的光伏制
氢，就是在光照资源富集地区，就
地利用光伏发电站生产的电力，
电解水制备氢气，然后通过管道
或其他运输工具输送至目的地。
光伏制氢是比较典型的“绿氢”，
与当前用量更大的“灰氢”相比，
其生产过程中几乎无碳排放，是
对环境更加友好的技术路线。

同时，制氢也是对光伏发电
技术的补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解决光伏长期存在的“弃光率”
高，发电量波动大等问题。

弃光率：未能进入电网，未得
到任何有效利用，被完全浪费的
发电量的占比。

计算公式：［光伏电站的总发
电量－（电力系统最大传输电
量＋负荷消纳电量）］／光伏电站
的总发电量。

作为一种新能源，光伏的潮
汐性非常明显，且通常情况下，我
国光照富集区离电力负荷区远，
常发生供需错配，不利于电网的
安全稳定，并网存在一定困难。
同时，发电量波动会产生电量消
纳问题。虽然近年国内光伏发电
的弃光率在下降，2020年全国平
均弃光率约为2％，但在电量消纳

困难的西北地区弃光率仍有4.8％
左右。

针对弃光率高的问题，目前，
国家电网鼓励在光伏集中区域增
加配套储能设施，或就地消化。
而氢能正是一种比较理想的能源
互联媒介——通过将光伏发电机
组生产的能源就地用于电解水制
氢，可同时实现储能及调峰，减少
供求错配带来的浪费，提高光电
系统弹性，进而解决储存和并网
两大难题。

同时，制氢与光伏协同，也有
利于制氢厂直接获取廉价电能，
这对电费为核心成本的制氢产
业，也是理想的双赢模式。

在产业应用方面，工业用途
与交通运输是氢能源最为清晰的
两个应用场景。针对当前这两大
高耗能行业，氢能源有望对传统
能源形成替代，协助实现对高排
放产能的改造，减轻碳排放压力。

根据中国氢能联盟数据，
2050年，交通运输领域用氢有望
达到 2458 万吨，占总用能比约
19％，等同于减少8357万吨原油
消耗；工业领域用氢有望达到
3370万吨，等同于减少1.7亿吨标
准煤消耗——两组数据均对实现
终端零排放意义重大。

愿景虽好，前路多舛
氢能虽是十分理想的清洁能

源，当前行业对利用氢能改进能

源结构，促进清洁能源发展的远
景规划也很清晰，但在未来如何
实现规模化与商业化，仍有诸多
问题待解。

以目前四种应用范围较广泛
的制氢技术来说：

煤制氢虽是目前我国主流制
氢技术，但其排放大，表现出了温
室气体上的“拆东墙补西墙”，并
不是理想的技术路线；

天然气制氢较煤制氢有排放
优势，缺点在于不易控制成本，且
不符合中国缺油少气的能源结
构，从国情角度考虑有先天不足；

工业副产氢的生产与主产品
产能完全绑定，成本不受控，也不
能主动提高产量，只能作为提高
能源利用率的辅助生产工艺；

电解水制氢，虽是未来主流
的制氢技术，同样存在现阶段技
术不够完善导致成本过高的问
题。数据显示，目前国内的煤制
氢成本约为每千克 9.9 元，远远
低于电解水制氢的每千克 20—
40 元，如此成本之下，电解水路
线哪怕有诸多优势，也难以被市
场接受。耗能仍是目前电解水
制氢的技术突破方向，其生产成
本有80％来自于用电，仅当用电
价格低于0.50元/千瓦时，该制氢
技术才具备市场竞争力，这就需
要提高电解过程中的能源利用
率，也依赖低成本发电的持续发
展，如风光发电装机量的进一步
提升。

同时，氢气在常温下能量密
度低，且具备穿透金属材料的能
力，在储存与转运环节均面临挑
战。目前物理储氢中的高压气态
储氢技术，是当前应用最为广泛
且最为成熟的技术，但这一技术
储量少且安全隐患大，长期看不
够理想。其他更加高效的存储技
术要么过于昂贵，要么不够成熟，
均不能实现广泛的市场化应用，
制约了氢能源的推广与使用，同
样需求技术突破。

而在此前被认为前景广阔的
氢能新能源车，同样因成本过高，
导致坚持这一技术路线的车企越
来越少。在2020年 4月，梅赛德
斯-奔驰宣布取消氢燃料电池乘
用车计划，据称是因为成本足有
电动车的两倍，因过于昂贵，搭载
了此类技术的乘用车型未能实现
量产。

纵观行业，纯电乘用车已是
整体大势，氢燃料电池的商业化
前景相对渺茫：美国与中国本土
车企基本锁定了纯电路线，欧洲
也在逐渐放弃氢燃料电池，唯有
一些日韩车企还在坚持。

一位资深业内人士表示：“说
到底还是成本。研发成本高，制
造成本高，基础设施的建设成本
也高，弄一个加氢站的成本远比
弄一个充电桩要高很多。”

乘用车领域势微，但在商用
车领域氢燃料电池还有机会。氢
燃料电池能量密度大、自重小、充
能快等特点决定其比较契合长途
货运等应用场景，这也是为何奔
驰母公司戴姆勒虽在乘用车领域
放弃氢燃料电池，却还在商用车
领域继续坚持，并进一步与沃尔
沃合作，计划在未来推出能够替
代柴油发动机的电池产品。

总的来说，氢能源的前景乐
观，也是国家重点扶持领域，但作
为一种起步较晚的技术路线还不
够成熟，亟待解决的技术难题比
较多，特别是过高的成本让其市
场化面临不小的困难。

毕竟，技术不一定是一切的
答案，但没有技术肯定不是市场
的答案。 （来源：放大灯）

光伏制氢，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各类储氢技术优缺点


